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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角”上的百年光影
文图/魏巍

百年建筑的匠心印记
20世纪30年代的天津，依托漕运

与盐务发展成为中国经济文化重镇。
人口稠密、百业兴旺，各类银行遍布全
城。彼时的近代中国经济蓬勃发展，
民族工商业势头正盛，建筑业迎来黄
金时代，现代主义思潮悄然影响建筑
风格，兼具西洋装饰与现代气质、简洁
大气又保留对称美感的建筑，成为风
格转型的鲜明标志，浙江兴业银行天
津分行旧址（以下简称“浙兴银行”）便
是其中的代表性之作。

这座由浙江财团经营的银行旧
址，建筑面积约2034平方米，始建于
1922年，选址在当时并不繁华的法租
界梨栈大街，而非传统金融街解放北
路。虽当初选址缘由已无从考证，但
传闻正因这座银行的落成，买办高星
桥才决定将劝业场建于此地，逐步成
就了如今滨江道商业圈的繁荣。作为
当时天津重要的金融枢纽，这里的股
东多为政要名流，末代皇帝溥仪也曾
在此存放巨款，见证了天津近代金融
业的起落变迁。

尤为特别的是，这座建筑出自著
名中国建筑师沈理源之手，这也是它
区别于当时天津多数外国设计师作
品的关键。沈理源是中国最早留学
意大利的建筑师之一，1915年从意大
利拿波里大学学成归国后，始终致力
于将西方学院派建筑理论与中国本
土需求相结合，古典复兴与折中主义
是其作品最鲜明的特色。而浙兴银
行，正是沈理源设计银行建筑的开山
之作，它打破了外国人垄断天津重要
建筑设计的局面，更给中国本土建筑
师注入了信心。沈理源一生佳作迭
出，梁思成与林徽因在清华大学的故
居新林院8号便出自其手。同时他深
耕建筑教育，翻译出版的《西洋建筑
史》，是我国建筑院系第一部中文版世
界建筑史教材，作为天津大学建筑系

的创始人之一，他也为中国建筑业培
育了大批人才。

从建筑细节中，更能窥见当年的
匠心独运。这座三层混合结构大楼，
平面呈倒三角形，略具轴对称感，围绕
中心穹顶展开布局。外观遵循古典主
义三段式构图，比例规整，主入口朝东
南方，扇形转角处的叠柱设计格外醒
目。首层用六根雄壮的多立克双柱围
成凹陷门廊，既增加空间进深，又让建
筑层次更丰富。二层的风雨露台搭配
柔美的爱奥尼双柱，成为绝佳的观景
廊道。从门厅到大厅，地面与墙壁均
以大理石镶嵌，外檐拱券窗搭配精美
浮雕，首层由青花岗岩砌筑，窗套与檐
口的雕花精致细腻，檐口上方刻着的
“浙江兴业银行”六个鎏金大字，尽显
庄重与精致。首层交易大厅是整座建
筑的核心，十四根意大利进口的深绿
色大理石圆柱环绕四周，汉白玉柱头
上雕刻的中国古钱币图案，巧妙融合
西方柱式与中国元素。中心的大理石
柜台保存完好，汉白玉狮首托举着柜
台划分出功能区域，半球形钢骨架穹
顶镶嵌着白色磨花玻璃，让整个大厅
始终明亮通透、气度不凡。曾经，大楼
二、三层是职工宿舍和阅览室，地下室
设有保险库与食堂，如今连廊里还摆
放着梨栈大街的老照片，静静留存着
这座建筑最初的模样。

动荡岁月中的使命坚守
比起建筑本身的价值，浙兴银行

在特殊历史时期的担当，更值得被铭
记。这家银行始建于1907年，最初总
行在杭州，1915年迁往上海，同年天
津分行在老城厢宫北大街成立，1925
年迁至现址。自创办以来，“振兴实
业”的宗旨在民族工商业艰难发展的
岁月里，始终是其最坚实的后盾。近
代商人张謇创办大生纱厂时，曾一度
陷入资金短缺的困境，当时自身资金
并不宽裕的浙兴银行，毅然出资25万
元伸出援手，助力民族棉纺织业发
展。除此之外，它还大力扶持化工业、
面粉业、矿业、出版业等多个民族产
业，就连钱塘江大桥建设期间，浙兴银
行也联合中国银行等机构，共同出资
200万元，为这项重大工程提供了关
键的资金支持。

在革命斗争的艰难岁月里，浙兴
银行还悄悄守护着革命火种。1927
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白色恐怖
笼罩着全国，时任中共天津地方执行
委员会书记的李季达，为了保护革命
者与党的机密，将重要文件以及天津
500多名党员的名单，秘密存放在浙
兴银行的私人保管箱里。正是这一举
措，成功避免了天津党组织遭受更大
损失，也让浙兴银行用自己的方式，为
革命事业贡献了力量。

面对天灾人祸，浙兴银行始终心
系民生、主动担当。1931年11月，日
本侵略者在天津策划了“天津事变”，

便衣队暴乱导致市内交通断绝、商店
停业、学校停课，一万多户居民流离失
所、无家可归。天津市商会紧急发起
募捐，向银行同业公会筹措5000元，
用于慰劳战士、救济灾民，浙兴银行积
极响应，捐出263元。要知道，当时普
通工人一天只能赚两角钱，这笔捐款
相当于一名工人近四年的工资，这份
诚意与担当，在当时格外珍贵。1939
年8月到10月，天津遭遇特大洪水灾
害，而日军故意加固租界堤坝、炸开杨
柳青民堤的恶行，让灾情雪上加霜，最
终导致约65万人受灾、超10万间房屋
损毁，直接损失达6亿元法币，溺亡与
瘟疫致死人数超过1.2万。天津特别
市公署紧急召集救灾会议，银行同业
公会发起捐款倡议，共筹得2.6万元救
灾款，浙兴银行再次挺身而出，捐出
700元。彼时物价飞涨，1937年一公
斤白面仅0.16元，到1939年已涨到16
元，涨幅达100倍，这700元虽不算巨
额，却能买到43.75公斤白面，为受灾
民众送去了实实在在的帮助。

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浙兴银
行更成了民族文脉的无声卫士。1935
年，日本侵略者不断制造事端，迫使南
京国民政府签订“何梅协定”“秦土协
定”，攫取了华北大部分主权，随后又
策动华北五省“防共自治运动”，文化
侵略愈演愈烈。1935年12月9日，
“一二·九”抗日救国示威游行爆发，
时局变得更加动荡。第二天，梁思成
致信时任浙兴银行总经理，也是被毛
泽东称赞为“年轻有为的银行家”的
项叔翔，他在信中提到：……因时局
不靖，故将寄存北平图书馆先严藏书
之一部，计六十四箱运津暂存贵行仓
库。顷接舍弟思达来函，知已运库妥
存。惟在租金方面，拟请每箱就四
角之费，更酌量减底，因寒舍本不充
裕，且此项存储本欲藉免文化遗物
之为暴敌收没，故有不情之请，尚祈
谅解。至于保险方面，拟按每箱五
百元保，不知保费若干，祈与思达接
洽是荷……”第二天，项叔翔即给梁
思成回信：“敝行仓库之件计六十四
箱已由弟与尊府洽妥，按每箱五百
元保险，连同租金在内每箱每月收
费三角业已办妥并将栈单交付尊府收
执……”。这段简单的书信往来背后，
是动荡年代里，浙兴银行与知识分子并
肩守护国家文化遗产的民族大义。

历史遗存的当代新生
如今，这座承载着百年记忆的建

筑，早已成为珍贵的历史遗存，继续诉
说着过往的故事。1997年，浙兴银行
天津分行旧址被列入天津市文物保护
单位。2022年，它又入选“第六批中
国二十世纪建筑遗产”，如今作为商业
空间重新焕发活力，既记录着天津的
城市变迁，也为这座城市增添了浓厚
的文化气息。

事实上，以沈理源作品为代表的

近代天津建筑，它们的价值从来不止
于建筑本身，更在于它们是时代的镜
子，映照出当时的政治、经济与文化风
貌。冯骥才曾在《抢救老街》一书中写
道：“一个城市的街道，倘从高空俯看，
宛如一株大树成百上千条的根须。城
市愈大，其根愈茂……它与城市的历
史一样漫长而悠远。人世间的苦乐悲
欢，也是无言的见证，人们不断地丰富
它，又施惠于人们，从古到今，从物质
到精神，人们从老街可以找到的往日
的东西真是太多了。”他认为，“今天的
辉煌是一种实力，昨日的辉煌才是一
种文化。”这句话，恰恰是对浙兴银行
这类历史建筑最好的诠释。

老街旧巷和特色建筑已被视为不
可再生的财富和珍贵的历史文化遗
产。挖掘、勘察历史遗存，维护、修缮
现存历史风貌建筑已成为地方政府开
发建设的先导，已纳入每年的投资规
划。据文物管理部门介绍，对有价值
的老街区、老建筑，基本坚持“抢救第
一、保护为主”的方针和“修旧如旧”的
原则，也就是说要首选“原物保护”。
这个方法最原始，最有难度，最吃功
夫，也最有效果。古建筑保护的目的
不仅仅是让其延年存在，重要的是能
使人们通过历史遗存，感受历史的存
在和对于今天的意味。而在城市的开
发建设中，最常见的模式则是“原貌保
护”，即对历史建筑形态及外观按原
样修复，其建筑物的内部允许更新、
允许改变用途，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
要，浙兴银行与解放北路、意风区、五
大道等区域的历史建筑，都是这种保
护模式的受益者。正如杨新在《独乐
寺观音阁建筑与维修的思考》中所
说，古建筑保护的意义，不仅在于延
长它的寿命，更在于让人们通过这些
历史遗存，感受历史的存在与当代价
值。而浙兴银行，正是这样一座连接
过去与现在、承载着民族记忆与时代
担当的百年丰碑，它的故事，还将在
岁月中继续流传。

天津滨江道上的浙江兴

业银行天津分行旧址，如今

已是人气居高不下的网红打

卡地，与劝业场、交通饭店等

知名建筑比邻而立，成为游

客探寻津门百年风情的必到

之处。而鲜有人知晓，这座

伫立在商业街“金角”的老建

筑，不仅是近代中国建筑风

格转型的经典样本，更是民

族金融机构在动荡岁月中坚

守使命的缩影。它的百年沉

浮，镌刻着天津的商业变迁，

凝聚着中国建筑师的匠心巧

思，更承载着一份深沉而厚

重的民族担当，在时光流转

中，诉说着属于时代的故事。

津沽·深 行记

天津市档案馆馆藏天津浙江兴

业银行总经理项叔翔致梁思成信函。


